
楔子 倒吊的女鬼 

突來的一陣大雨打在遮雨棚上，「嘩啦啦」的響聲讓女人想起了晾在天台上的衣服，於

是打開大門，急著要上樓去收衣服。 

一開門，正好遇到樓上新搬來的幾名大學生，女人還和他們問候了一下。 

因為他們急著要去上課，所以沒有多聊，看他們朝氣蓬勃的樣子，已經三十好幾的女人

心裡暗暗羨慕著他們。 

女人搖了搖頭，不讓自己再胡思亂想，再不快點，就怕那些早上才拿去天台曬的被單和

衣物會全都被雨水給淋溼。 

雖然說天台上有搭建鐵皮屋頂，但四面都是空的，只要雨勢和風勢大一點的話，難保衣

服不會受潮，這也是女人之所以急著要上樓的原因。 

來到天台上，女人摸了摸自己所曬的衣服和被單，還好，沒什麼溼，她快手快腳的收起

衣服，想要趕快收好，然後回家。 

收著收著，突然，女人看到吊掛衣服的另一邊好像有人在走動，把她嚇了一跳，隨即自

嘲自己太過敏感，這邊又不是他們家專用的曬衣場，會有別人在很正常，沒什麼好大驚

小怪的。 

只是說也奇怪，當女人刻意查看的時候，卻沒有發現其他人，整個天台就只有她一個人

在。 

不對啊，剛才明明看到有人在這邊，而且那身影看起來很像是個女人。 

會不會是已經收好衣服下樓去了？女人也只能這麼自我解釋，不過說真的，心裡還是毛

毛的。 

也因為這樣，她手上的動作更快了。 

這時她發現，收下來的衣服上，怎麼好像都黏著一根又一根捲捲的黑色頭髮？ 

她抓了抓其中的幾根髮絲，想要看清楚一點，結果發現這黑色的髮絲好長好長，竟然延

伸到上面，於是便自然地抬起頭朝上方望去︱ 

只見一個女人倒掛在鐵皮屋頂，頭下腳上，一雙佈滿血絲、嚴重外凸的雙眼，就這樣死

死的瞪著她看，看得她背脊發涼，不斷冒出冷汗。 

那個可怕女人的眼睛很大，神情看起來很凶惡，而且臉上都是傷，有紫色、也有紅色，

嘴角則都是血。 

眼前的景象實在太過詭異，女人失聲尖叫，整個人跌坐在地上，剛收好的衣服散落一地，

然而她也顧不得這些剛洗過的衣物會不會弄髒，只想快點逃離這個地方，遠離那個倒吊

在上面的可怕女人……如果那還能算是個人的話。 

女人已經被嚇到腿軟，根本走不動，只能爬啊爬的朝樓梯口爬去。 

可當她好不容易移動到樓梯口的時候，有東西捲上了她的雙腳，將她用力往後拖。 

「哇啊！鬼、有鬼！救命啊！」女人驚慌的不斷呼救，同時回頭看了一下，發現竟然是

那些黑色髮絲在拉她！ 

她掏出放在褲袋裡的手機，撥打先生的手機號碼，電話只響了兩聲就接通了。 

女人立刻狂喊道：「老公，快上來救我，有鬼！」 

話才說完，那些纏住她的頭髮再次用力將她往後拉去，女人手機沒拿穩掉在地板上，傳



出著急的呼喚聲。 

女人奮力掙扎，努力拉住所有她能碰到的東西，包括曬衣繩和那些掉落在地上的衣物。 

「救命啊、救命啊！」她不斷的呼救，被拖動的速度卻沒有因為這樣而減緩，反而愈來

愈快了。 

接著女人發現自己騰空，正好臉部朝下的她，看到底下那些在馬路上來往走動的人們，

因為下著大雨，大家都撐著傘。 

發現自己就要從天台掉下去的時候，女人嚇壞了，如果自己就這樣死了，她老公怎麼辦，

到時誰來照顧他？ 

「不要啊—」在不甘心的叫聲中，女人快速往下墜落，儘管她不斷舞動手腳，想要抓住

東西止住墜勢，卻沒有任何幫助。 

「砰」的一聲大響，女人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撞擊力，讓她整個人瞬間麻痺，動都動不了，

只剩下眼睛還可以眨啊眨的。 

隨即她看見了，圍觀的人群中，剛才在樓梯間遇上的那幾個大學生也在，正一臉驚駭的

瞪著她。 

怎麼會這樣，那個可怕的女鬼為什麼要害她？為什麼？ 

女人流下不甘心的淚水，知覺和意識逐漸離她遠去，直到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第一章 中邪的室友 

位在台北市郊，有一棟貼著紅色磁磚的老舊公寓。 

這棟公寓是由兩棟五層樓的建築物所構成，從它的外表看來，少說也有四十幾年的歷史

了。 

這時候，在大門前站著四個大男生，全都一臉雀躍的看著這棟老舊公寓，形成一幅新世

代與舊事物面對面的特別景象。 

當中個子最高、皮膚也最黑的壯碩男生叫做范東揚，他感動的說：「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站在他身旁，比他矮半顆頭、皮膚較白、身材精實的男生是朱豪，拍了拍他的手臂，笑

道：「就知道你等很久了。」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搖頭晃腦說出這些話的是有

點胖、也是裡面個子最矮的宋智霖，慧黠的雙眼骨碌碌轉著，一看就是古靈精怪的傢伙。 

「有沒有這麼誇張？」頸子上放著一副 BOSE QC35 耳罩式耳機，五官英挺、笑得很開

朗的是俞景浩。 

俞景浩一百七十七公分的身高，比一百八十三公分高的范東揚矮一些，但又比一百七十

五公分以下的朱豪和宋智霖高一些。 

這四個大男生之所以會這麼開心，是因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真正離開家庭和學

校的監管，獨自到外面來居住。 

四個人都是大學同學，今年剛升上大二，學校要求新生都必須住校，一直到升上大二的

這個時候，盼了好久的他們才總算可以搬出來住，自然特別開心。 

「真是辛苦你了，景浩，多虧有你，我們才能找到這棟房子。」其他三人感激的看著俞

景浩。 

「沒什麼，剛好我比較閒。」俞景浩謙虛的回應道：「重點是我們可以繼續住在一起。」 



「真的。」四個人住校的時候就是同寢的室友，因為合得來，所以這次在找房子的時候，

他們就說好要找一間可以容納他們四個人的房子，套一句宋智霖說的話—再續前緣。 

在俞景浩的奔走下，總算讓他們找到這間位在市郊的公寓。 

他們租的房屋位在公寓的四樓，兩房兩廳兩衛的格局，二十八坪，對他們四個人來說，

空間已經很夠用了，而且一個月只要一萬兩千元的租金，核算下來，一個人一個月也只

要三千元，相當便宜。 

雖然這是棟老舊公寓，但是附近的生活機能相當不錯，食、衣、住、行都很方便，CP

值超高。 

「景浩，打個電話跟房東說我們到了。」范東揚提醒道。 

「好。」俞景浩一邊說一邊找著手機，找了老半天，才懊惱說道：「手機不見了。」 

「不見了？」宋智霖圓睜雙眼，難以置信的說：「就只有你有房東的手機號碼，我們都

沒有，怎麼辦？」 

「先別吵，讓景浩靜下心來想想。」朱豪說道。 

「實在想不起來。」俞景浩搖了搖頭，「這樣吧，東揚，你打一下我的手機，我來聽聽

看在哪裡。」 

「好。」范東揚依言拿出手機，撥打他的電話號碼。 

在俞景浩豎耳傾聽的同時，朱豪和宋智霖也很專注的聽著，想要幫忙。 

不過他們幾個聽了老半天，卻完全沒有聽到聲音，只有俞景浩開始朝他們的車子走去。 

雖然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舉動，但范東揚等人也都跟了過去，想知道他究竟發現

了什麼。 

來到車子停放的地方，俞景浩打開車門仔細的聽了一下，接著探身到副駕駛座，也就是

剛才來的時候他所坐的位子。 

他在座位底下撈了一會兒，高興地抓起手機，「找到了。」 

「所以你是開震動？」宋智霖驚訝萬分，「不會吧？這樣你都聽得見？」 

「可以啊。」俞景浩笑了笑。 

「你真的超厲害的。」雖然說他們早就知道俞景浩的聽覺優於常人，但卻沒想到可以敏

銳到這種程度。 

既然找到手機了，俞景浩立刻撥打房東的電話，請他過來。 

房東就住在附近，很快就趕了過來，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人很客氣，和他們見面

後，稍微聊了一下，然後說道：「我帶你們上去。」 

「好喔，開始搬，搬完我們再好好的慶祝一下！」范東揚高舉著雙手喊道。 

「好！」其他人也跟著齊聲大喊，只有俞景浩擰著眉、捂著雙耳，一副相當難受的樣子。 

「喂，小聲點，景浩受不了。」宋智霖大喊。 

「你還不是一樣，小聲啦。」朱豪反過來制止他。 

俞景浩趕緊戴上他那副BOSE的耳罩式耳機。 

從小，俞景浩的聽覺就非比尋常，也因為這樣，讓他很難入睡，時常哭鬧。 

俞景浩的父母帶他看遍名醫，最後才發現他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聽覺太過靈敏，一點

小小的動靜就會把他驚醒，甚至是把他嚇哭，於是他們嘗試著幫他戴上耳罩或是耳塞，



果然改善了他容易驚醒痛哭的狀況。 

所以打從俞景浩上幼稚園開始，俞媽媽都會幫他準備一副耳塞，讓他隨身帶著，當覺得

吵或是有必要的時候可以使用。 

長大後，俞景浩自己存錢買了現在這副BOSE 除噪、抗噪耳機，一來可以聽音樂，再者，

當想要隔絕過於吵雜的聲音時就可以戴上，就好像現在一樣。 

對於他的狀況都了然於胸的范東揚等人，對於他總是戴著耳機的樣子，早已經見怪不怪

了。 

就好像放出籠子的鴿子一樣，抱著興奮愉悅的心情，四人開始把自己的物品搬運上樓。 

他們租的房子位在四樓右側，鐵門漆著紅色的那一家。 

房東拿出鑰匙幫他們把門打開後，四人陸陸續續把物品搬了進去。 

屋內的兩個房間大小差不多，都是四方的隔局，約莫七坪大小，房間裡除了單人的上、

下鋪之外，還有兩張書桌、衣櫥，電風扇、冷氣等家具和家電一應俱全，雖然不是新品，

但都還堪用。 

廚房的家電，還有洗澡用的熱水器也都準備好了，也就是說，他們只要帶著自己的家當，

就可以在這裡舒適的生活。 

房東簡單的幫他們介紹屋內的大致狀況後便離開。 

四個人花了一整個上午，總算把東西都搬好，接著就是開始打掃和分配房間。 

還好，這間房子還滿乾淨的，只是有一段時間沒人居住，灰塵多了點，稍微花了些時間

打掃。 

至於房間的分配，因為范東揚會打呼，而宋智霖比較好睡，所以他們兩人睡主臥室，而

怕吵的俞景浩則是和睡覺很安靜的朱豪一間。 

朱豪是那種睡覺幾乎都不會翻身的人，最適合俞景浩了。 

事情都忙完時已經是晚上，四個人都洗過澡之後，去買了一些飲料和炸物回來吃，慶祝

喬遷之喜。 

因為忙了一整天，這一晚，他們睡得很沉。 

一直到凌晨一點多，也是俞景浩他們睡的最深沉的時候，位在客廳大門旁的對講機突然

響了起來。 

對於這擾人清夢的鈴聲，已經在打呼的范東揚完全沒有受到影響，繼續睡他的大頭覺。 

宋智霖則是皺了一下眉頭，隨即拉起棉被蓋住頭，也繼續睡。 

至於睡覺幾乎不翻身的朱豪還是受到了影響，翻了一個身之後就不再有動靜。 

而雖然戴著耳塞在睡覺，但是那鈴聲實在太尖銳，俞景浩醒了過來，拿下耳塞仔細聽了

一下，沒再聽到鈴聲，於是又戴上，準備繼續睡回籠覺。 

結果他才剛閉上眼睛，鈴聲又響了，這次連續響了好幾聲，在這深沉的夜聽起來，特別

尖銳也特別吵。 

坐起身，再一次拿下耳塞，俞景浩仔細聽著，想說如果再有鈴聲的話，就要起身去查看。 

「是誰在吵啊！」也被吵醒的朱豪沒好氣的說。 

「不曉得，剛才有響過一次了。」俞景浩回應著，「會不會是誰出門忘了帶鑰匙？」 

「難道是東揚？」朱豪沉著臉，「那傢伙老是忘東忘西的。」 



結果他話才剛說完，鈴聲又響了起來，這次響得又快又急。 

「我去看看好了。」俞景浩下床，走出房間後，先朝范東揚他們的房間走去。 

輕輕的扭開他們的房門，他仔細看了一下，發現范東揚和宋智霖都在，也都醒了過來，

看來同樣是被鈴聲吵醒。 

「到底是誰在按對講機啦？」宋智霖氣呼呼的問：「吵死人了。」 

「剛才還以為是你們，如果說你們都在，我就真的不曉得到底是誰在樓下按我們的對講

機了。」 

「難道是有人在惡作劇？」也已經下床的范東揚說道：「去看看。」 

當他們來到客廳的時候，朱豪也從房間出來，走到他們身旁。 

「叮叮叮叮叮叮—」突然響起的急促鈴聲，把他們四個人都嚇了一大跳，尤其是宋智霖

最誇張，腳底就好像裝了彈簧一樣，整個人跳了起來。 

「喂，你是誰？」范東揚立刻接起對講機的話筒，大聲吼道：「大半夜的是在吵什麼？

敢惡作劇的話，最好不要被我們抓到。」 

對講機的那頭只有輕微的沙沙聲，沒有人回話，等了半晌，范東揚回過頭對其他人搖了

搖頭。 

「算了，應該真的是惡作劇，別理他，睡覺去。」朱豪打了個哈欠。 

「對啊，好睏。」宋智霖也跟著打起哈欠。 

「好吧。」范東揚把話筒掛了回去。 

結果他話筒才剛掛上，立刻又響起「叮叮叮叮」的鈴聲，再次把他們四個人嚇了一跳。 

「我來。」這次換俞景浩接起了電話，說道：「喂，樓下是什麼人？是不是需要幫忙？」 

和剛才一樣，俞景浩等了好一會兒，還是沒有人回應，於是他打開門下樓，打算去看看

究竟是什麼狀況。 

「景浩，你去哪裡？」朱豪大聲問道，不過俞景浩卻好像沒聽見似的，快速的衝下樓。 

「一起下去看看。」擔心他會有危險，范東揚等人都跟了下去。 

來到一樓，俞景浩打開大門，先是看了一下對講機附近，沒看到人後，又往外走了幾步，

來到公寓外頭，看著兩邊路口的狀況，結果也都不見人影。 

「有看到是誰嗎？」追上來的宋智霖問道。 

「沒有。」俞景浩搖了搖頭。 

「既然沒看到人，那就上去吧。」不曉得為什麼，朱豪心裡總覺得很不安。 

「嗯。」俞景浩這才跟著眾人上樓。 

還好，這次回去睡覺，一直到早上醒來，都沒有再發生擾人清夢的事。 

「怎麼辦？再這樣下去，我們都要神經衰弱了。」宋智霖哭喪著臉，「有沒有辦法可以

讓這個對講機不要叫？」 

已經連續好幾天了，每次凌晨一點多，對講機總會按時響起，吵得人不得安眠。 

「應該有電源，找一下。」朱豪在對講機的四周尋找著總電源。 

「在這裡。」雖然一般人聽不到電流的「滋滋」聲，但俞景浩的聽覺很不一般，稍微分

辨一下，就讓他找到了總電源的所在。 

試了幾次之後，他們總算找到了對講機所使用的電源開關。 



「關掉。」二話不說，范東揚把開關給關上。 

「可是關上總電源這邊的開關，連客廳燈光都會被關上的。」俞景浩說道。 

「不管了，天亮再開就好，不然都不用睡覺了。」宋智霖伸了個大大的懶腰後，朝房間

走去。 

看來也只能如此了，就在他們要各自返回房間睡覺的時候，對講機竟然又再次響起「叮

叮叮」的響鈴聲。 

「怎麼可能？明明已經關掉電源了，怎麼還會叫？」范東揚等人都被這詭異的情況嚇得

不輕。 

「哎喲，肯定是我們關掉電源的時候，短暫的電線短路造成的。」宋智霖不以為意的說。 

他的解讀很快就被其他人接受了，除了俞景浩。 

由於剛剛突然聽見爆起的電流聲，所以他難受地捂著雙耳，但對於都關了電源，對講機

的響鈴卻還是會叫這件事情相當在意，不過一時之間也找不出其他理由。 

而自從晚上睡前關掉總電源之後，他們果然不再受到莫名鈴聲的騷擾，且撇開這件事不

說，這邊的生活他們非常滿意，尤其是附近就有夜市，不管是要逛街還是吃東西都很方

便。 

就這樣，他們在這裡過了將近半個月的快樂日子，因為俞景浩總是最早起床，所以他都

會下樓幫大家買早餐。 

一如往常，當他把早餐買回來，叫大家起來吃早餐的時候，剛吃了一口蛋餅的宋智霖突

然想到了什麼，轉了轉圓滾滾的眼珠子，說道：「喂，很久沒有打麻將了，今天晚上來

摸一圈吧，你們說好不好？」 

「好喔、好喔。」正在啃著飯團的范東揚眉開眼笑的點頭，「以前在學校宿舍都要偷偷

摸摸的玩，現在不用了。」 

「如果你們不怕輸錢，我沒意見。」朱豪依然酷酷的。 

雖然對打麻將不是那麼感興趣，但總是替人著想的俞景浩卻不想掃他們的興，「我也沒

意見。」 

「好！」范東揚一臉笑呵呵，「晚點我再去買麻將牌。」 

「看看你，像個賭徒似的。」見他一副猴急的模樣，宋智霖取笑道。 

「不要這樣說，不過是打發打發時間。」范東揚還真的是心癢難耐，笑道：「老規矩，

到時候贏的人請吃宵夜。」 

「唉，熬夜打牌，身體會壞掉的。」朱豪嘮叨。 

「少在那邊有的沒的，那你到底打不打？」范東揚不屑的看著他。 

「打啊，為什麼不打。」朱豪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 

「好，就這麼說定了。」 

到了晚上，范東揚真的買了一副麻將牌回來，開心的把眾人都叫到客廳。 

「要玩可以，不過我們不能玩太晚，雖然說明天沒課，但還要去打工。」俞景浩提醒道：

「東揚，別忘了，明天加油站那邊你也有班。」 

「放心，我沒忘，不會有影響的。」范東揚不耐煩的招手，要他們趕快上桌。 

「上桌、上桌。」宋智霖也跟著起鬨。 



當大家都上桌之後，范東揚笑道：「對了，自摸的人要東一台的錢嘿，這麻將、桌子、

牌尺，還有滷味、飲料的錢都是我先墊的。」 

「放心，什麼時候讓你吃虧過？」宋智霖回應道。 

「好，那開始吧。」范東揚抓出「東、南、西、北」四張牌，蓋上後洗了一下，然後開

始抓位。 

抓完位子後，四個人分別坐到定位，順時針方向，依序是范東揚、宋智霖、朱豪和俞景

浩。 

第一把東風起，抓完牌之後，因為俞景浩並不是很會玩，所以他很專注的看著自己的牌，

並把筒、索、萬字做區分，按順序排放。 

「東風無力百花殘哪！」一邊念的同時，當莊家的宋智霖丟出了一張「東」。 

「跟打。」朱豪也打了一張「東」。 

雖然他們打的速度不快，但都還算流暢。 

當打到東風底的時候，已經輸了好幾千元的范東揚站了起來，沉悶的說道：「上個廁所

先。」 

「你就是這樣，每次打麻將就拚命灌飲料，然後一直跑廁所。」朱豪忍不住念了幾句。 

「一下就好。」實在是尿急，范東揚跑進廁所，「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在等待他的同時，俞景浩等人也把牌堆好了，就等范東揚出來。 

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出來，朱豪第一個忍不住，跑去敲廁所門，叫道：「你是

上廁所還是洗澡，怎麼這麼久？」 

「這你們就不曉得了，東揚什麼都快，就是上廁所最慢。」笑嘻嘻的宋智霖一副看熱鬧

的模樣。 

「他會不會是吃壞肚子了？」俞景浩有些擔心，總是喜歡大吃大喝的范東揚，罹患腸胃

炎的機率是他們當中最高的。 

然而，十分鐘過去了，對於外面的叫喊，范東揚依然無聲無息，沒有任何回應。 

「有沒有搞錯，說要打麻將的是你，現在躲在廁所不出來的也是你，這麻將還打不打？」

朱豪已經拉下臉，來了火氣。 

「東揚，你再不出來就真的不玩了。」宋智霖依然笑容滿面，和朱豪緊繃的表情形成頗

大的反差。 

「他會不會暈倒在裡面？」擔心他真的出事，俞景浩拿出一個十元硬幣，準備打開廁所

門。 

「卡」的一聲，順利打開門鎖的俞景浩正要推門而入，門卻先一步打了開來，走出廁所

的范東揚疑惑的望著他。 

「不好意思，擔心你出事才會開門。」邊說，俞景浩邊退了開來。 

「你是掉到馬桶裡面了是不是？」朱豪白了他一眼。 

「我……」范東揚抓了抓頭，眼神茫然。 

「你怎麼了？」宋智霖指了指桌上的麻將牌，說道：「我們還打不打？」 

「打、當然打。」一看到那些麻將牌，范東揚雙眼立刻亮了起來。 

「怎麼會在廁所裡面待這麼久？」俞景浩仔細問著他的狀況。 



「沒事……只是不小心睡著了。」范東揚坐到定位，催促著眾人趕快開始。 

「在廁所睡著？」朱豪冷哼一聲，「又不是豬。」 

「東揚一定是輸多了，想去廁所轉個運，對吧？」宋智霖笑呵呵的說道：「這招我用過

了，相信我，沒用的。」 

「沒事就好，那就繼續吧。」見他是真的沒事，俞景浩這才放下心。 

抓完牌之後，俞景浩依舊努力的看著牌，結果才丟沒幾張，居然有人喊道：「胡了。」 

「啊！」抱著頭的宋智霖，發出一聲慘嚎，「怎麼會這麼快？」 

「難道是轉運成功了？」朱豪難以置信的望著范東揚。 

俞景浩也是一臉驚訝的看過去，不過讓他吃驚的並不是對方胡牌這件事情，而是剛才喊

「胡了」這兩個字的，竟然是女人的聲音。 

聽覺特別敏銳的他可以肯定，就算范東揚故意裝成女人的嗓音，也不可能喊出這麼尖細

的音調。 

「你們剛才有沒有聽到……女人的聲音？」俞景浩狐疑的望著其他人。 

「女人的聲音？」宋智霖依然沒個正經，「我看是你在思春吧？」 

「哪來女人的聲音？我沒聽見。」朱豪也疑惑的望著他。 

沒有理會他們在討論的事情，范東揚眉開眼笑的說道：「四台，給錢、給錢！」 

「拿去，囂張沒有落魄的久啦。」宋智霖一邊給錢，一邊說道。 

朱豪也默默給了錢，沒有多說什麼。 

至於還在想著女人聲音到底是從哪來的俞景浩，在范東揚的催促下才給了錢。 

因為是范東揚連莊，所以由他繼續擲骰子。 

當他骰子一丟下去的時候，俞景浩聽見了骰子撞擊桌面的聲音，接著發出了很細微的「沙

沙」聲，讓他愣了一下。 

因為這聲音實在來得太古怪，讓俞景浩仔細看了一下桌面，想找出究竟是什麼東西所發

出來的。 

是沙土。 

俞景浩發現那些骰子的周圍居然有一些沙土，伸手示意大家先不要拿牌，說道：「你們

看，這邊有一些沙土。」 

「沙土？」經他這麼一說，其他三人發現還真的有，卻搞不清楚到底是從哪來的，畢竟

桌子和牌全是新的，應該不會有沙土才是。 

「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吸掉不就好了？」宋智霖取來一台手持式吸塵器，將那些沙土

都吸走。 

「但，這些沙土是打哪來的？」因為吸塵器很大聲，俞景浩戴上了耳機，依然百思不得

其解。 

「管它打哪來的，我現在手氣正好，不要搗亂了。」在范東揚的催促下，眾人才又開始

抓牌。 

結果打沒幾張，范東揚又難掩笑意的盯著他們。 

「賤人，該不會又聽牌了？」宋智霖沒好氣的看向他。 

「天機不可洩露。」雖然這麼說，但是范東揚得意的表情早已經說明一切。 



大家知道他已經聽牌，所以都小心翼翼的丟牌，就怕放槍。 

而當范東揚在摸牌的時候，大家也都相當緊張，畢竟他現在手氣正旺，要是自摸可不得

了。 

又摸了一張牌，范東揚仔細的搓著，想知道是不是他所要的「七萬」。 

當他摸出這是一張萬字牌的時候，心裡相當興奮，接著又用力搓了幾下，確定是張「七

萬」之後，他高興的將牌往桌上一放，喊道：「自摸！」 

「啊！」 

這叫聲出自於其他三人，但他們會發出這叫聲，並不是因為范東揚自摸，而是他們剛才

看到那抓著牌的手竟然留著長指甲，上面還塗著紅色的指甲油，皮膚相當白皙，手指纖

細，一點都不像是男人的手。 

而且那隻手還沾滿了沙土，看起來相當詭異。 

「叫什麼叫，才連一拉一你們就叫成這個樣子，今晚我要是連不完，你們不就要把嗓子

都叫啞了？」范東揚開心的說道：「不多、不多，莊家連一拉一，再加這些花台，六台

而已。」 

沒有人理會他在說什麼，全都專心看著范東揚的手，尤其是俞景浩，因為剛才他又聽見

了，那個大喊「自摸」的聲音，除了范東揚的之外，還有一道尖銳的女人嗓音，和稍早

之前聽到的一模一樣。 

這時候，范東揚的手是正常的，並沒有剛才所看到的怪異景象，三人互相看了一眼，俞

景浩問道：「你們剛才都看到了嗎？那隻留著紅指甲的手？」 

「看到了。」宋智霖和朱豪都用力點了點頭，同時顫抖著聲音問道：「那到底是誰的手？」 

「喂，你們在說什麼紅指甲的手？」范東揚不耐煩的說道：「少在那邊說些有的沒的，

給錢、給錢。」 

不信邪的宋智霖靠得很近，查看范東揚剛才拿牌的右手，仔細地看了又看，卻沒有發現

任何異樣。 

「快給錢。」范東揚再一次催促。 

「給就給，了不起喔。」一連被他胡了兩把，朱豪把話說得很酸。 

「拿去。」宋智霖也跟著給錢。 

俞景浩則是看著范東揚，總覺得很不對勁，因為對方在說話的時候，他總會聽到另一道

女人的聲音，就好像疊音一樣。 

「發呆一樣要給錢，快。」范東揚朝他伸長了手。 

「喔。」俞景浩也給了錢。 

「好，不要浪費時間了，動作快。」范東揚不停的催促。 

「有這麼趕嗎？」朱豪滿臉的不服氣。 

范東揚懶得理他，有錢贏最重要。 

很邪門的是，范東揚就這樣一路連莊，都已經連十二了，手氣還是旺到不行，而俞景浩

等人則是很悲情，就怕會把這個月的生活費全輸掉。 

「真的很誇張耶，連十二！」宋智霖捶胸頓足、頻頻歎氣。 

「別廢話了，繼續。」連莊愈多次，范東揚就愈是霸氣十足。 



再一次抓牌之後，當俞景浩在重新排列他的牌時，突然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就

像是下雨天在漏水，或是水龍頭沒關緊的那種聲音。 

奇怪，又沒下雨，怎麼會有這樣的聲音？ 

俞景浩問道：「你們有沒有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 

「時鐘吧。」朱豪指了指牆上的掛鐘。 

他搖了搖手，「不是那種聲音，是水滴的那種滴答聲。」 

想起剛才范東揚有上過廁所，宋智霖問道：「會不會是浴室的水龍頭沒有關好？」 

「沒有那麼遠，就在附近。」示意他們先不要說話，俞景浩豎耳傾聽著。 

「喂，別管什麼滴水聲了，不要壞了我的手氣。」范東揚還是自顧自的摸起一張牌，然

後興奮的將牌放在桌上，大喊道：「胡了！」 

因這一聲大喊，俞景浩等人都望向桌上那張牌，接著抬起頭，看著哈哈大笑的范東揚。 

「哇啊！」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看到范東揚的身後居然有一個雙眼又圓又大、臉上都是

傷的女人，留著長長的黑色卷髮，身影很淡，也在仰頭大笑，聲音尖銳無比，和范東揚

低沉的嗓音形成強烈對比。 

聽覺比較靈敏的俞景浩實在受不了，急忙戴上耳機。 

被嚇壞的朱豪則是衝向大門，一臉驚慌的想要奪門而出，但那門卻怎麼都打不開，急得

他將門把搖得「卡啦卡啦」直響。 

「那到底是什麼鬼！」宋智霖則是連滾帶爬，來到客廳的沙發上，一方面等著朱豪開門，

一方面也是想要拉開和范東揚之間的距離。 

那個女人身影雖然一下就消失不見，卻無法消去俞景浩等人內心的恐懼。 

「滴答、滴答……」才剛拿開耳機，俞景浩又聽見那滴水聲了。 

聲音好像是從底下發出來的！做出這樣的判斷之後，俞景浩低下頭望向地板，想知道那

滴水聲的來源。 

他看到有水正從范東揚椅子的底部滴落到地板上，因而發出剛才他所聽到的「滴答」聲。 

「找到了，是從東揚椅子下滴落的水。」俞景浩抬起頭來說道。 

「東揚的椅子為什麼會滴水？」宋智霖難以置信。 

「到底怎麼回事？」被剛才那可怕女人嚇白了一張臉的朱豪，心臟還在「撲通撲通」快

速的跳動著。 

俞景浩指著范東揚椅子底下的那灘水，驚慌說道：「不對，這些水怎麼會是紅色的？」 

「不是水，是血！」宋智霖也看見了，焦急問道：「東揚，怎麼會流那麼多血？你沒事

吧？」 

「是不是受傷了？」顧不得會沾到那些血水，俞景浩立即來到范東揚身旁，查看著他的

狀況。 

「對啊，流那麼多血，一定傷很重。」朱豪也覺得事態嚴重。 

然而范東揚卻是一臉茫然，完全不曉得他們在說什麼。 

「你身上怎麼會有那麼多傷口？」發覺他身上有多處傷口，不斷冒出血水來，俞景浩被

嚇壞了。 

「我……」范東揚才想回應，結果一張嘴居然滿是沙土，而且裡面還有好幾條在蠕動的



肥大白蛆，一口又一口的吐到地板上。 

「啊啊啊—」被這怪異的狀況嚇到，朱豪的叫聲已經帶著哭音，開門開得更加用力了，

卻還是沒能將門打開。 

「東揚到底是怎麼了？」宋智霖的聲音也顫抖著，忐忑不安的看著眼前這詭異的一切。 

「你們先打電話叫救護車，我拿急救箱！」俞景浩大喊，同時跑去翻找電視底下的櫃子。 

就在這個時候，俞景浩聽到一陣「滋滋」的電流聲，接著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急促閃了幾

下後，竟然熄滅了，周圍瞬間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怎麼會突然停電！」站在大門前的朱豪，用力扭著門的把手，驚慌的問道：「這門怎

麼都打不開？」 

「我們是不是撞邪了？」平常喜歡看鄉野怪談的宋智霖，沒想到自己會有親身經歷的一

天，也才真正體會撞鬼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東揚，你還好嗎？」雖然也是心驚膽跳，但俞景浩最擔心的還是他。 

就在俞景浩想要找手機來照明的時候，又聽到一陣「滋滋」聲傳來，於是說道：「不要

慌，電來了。」 

果然，他話才說完，過沒幾秒鐘，日光燈閃了幾下後又亮了。 

「這麼神？連電來了你都知道？」宋智霖一臉太誇張了的表情。 

「東揚！」發現他趴在麻將桌上，俞景浩急忙跑過去。 

一邊搖著趴在桌上的范東揚，俞景浩一邊說道：「奇怪，剛才那些血和沙土都不見了！」 

「真的都不見了……」確定俞景浩是說真的，宋智霖和朱豪才大著膽子，慢慢的朝他們

走近。 

被俞景浩搖了好幾下的范東揚終於醒了過來，先是大大的伸了個懶腰，隨即睡眼惺忪的

望著他們，問道：「天亮了？」 

「天還沒亮，倒是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於剛才的事情，朱豪還心有餘悸。 

「東揚？你是不是去了什麼不該去的地方？」宋智霖顫聲說道：「才會招惹一些不乾淨

的東西回來。」 

「你們在說什麼？」范東揚依然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哪裡不舒服？」俞景浩最關心的還是他的身體狀況。 

「我沒事啊？好的很。」動了動雙臂，看了一下自己的身體後，范東揚疑惑的望著他們，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問？」 

「你還記得我們打牌的事嗎？」盯著他的雙眼，俞景浩問道。 

「記得啊，我輸了好多錢，手氣很差，所以就去上廁所，想說改個運。」范東揚不好意

思的笑道。 

「然後呢？」俞景浩追問。 

「然後……」范東揚愣了一下，隨即皺起眉頭，想了又想，才說：「想不起來，我是不

是睡著了？」 

俞景浩等三人互望了一眼，都搞不清楚到底怎麼一回事。 

「所以說，從你進到廁所之後的事情，都想不起來了？」俞景浩追問道。 

「對。」范東揚用力點了點頭。 



「剛才的事情是這樣的……」見他真的想不起來，俞景浩等人把剛才的事情簡單扼要說

了一遍。 

結果范東揚難以置信，聽到下巴差點掉了。 

「不會吧？怎麼可能？」他睥睨著他們，「你們在玩我，對不對？」 

「又不是吃飽撐著。」朱豪搖了搖頭。 

「你可以不相信我們，但景浩什麼時候騙過你了？」宋智霖理直氣壯的道。 

被他這麼一說，其他人不禁想起，曾經有一次因為玩得太晚，不想去上課，所以讓俞景

浩去幫他們請病假。 

結果不擅說謊的他被班導一問，就什麼都說出來了，班導還立刻跑來宿舍把他們都抓去

上課。 

范東揚這才頷首，賊笑道：「照你們這麼說，這些錢都是我贏的囉？」 

「可你不是說都忘了，那應該不算吧？」宋智霖頗為扼腕，怎麼剛才就沒有想到，應該

先把錢收起來的。 

「是你的沒錯。」雖然平時比較愛嘮叨，但朱豪不會平白無故去佔人家便宜。 

「你沒事比較重要。」見他是真的沒有大礙，俞景浩這才鬆了口氣。 

見他們是真心在關心自己，范東揚感動的說：「這樣吧，我拿回本錢，然後再多拿一千

元當做精神慰問金，其他的還你們，或是當做公基金。」 

「好喔、好喔。」擔心他會後悔，宋智霖快手快腳的把錢均分成三等份，說道：「就分

成三份，多出來的零頭便當做公基金吧。」 

「你們說好就好，我沒有意見。」范東揚笑道：「所以，還要繼續打牌嗎？」 

「還打？」朱豪第一個拒絕。 

「是啊，也不早了，改天再玩。」宋智霖也說道。 

「東揚，我們明天還要去加油站打工，還是早點休息比較好。」俞景浩提醒道。 

「好吧，那就先休息。」范東揚伸了個懶腰，一邊捶著肩膀，一邊說道：「不曉得為什

麼，就是覺得好累。」 

「你先去睡吧，這邊我們來收拾就好。」俞景浩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就麻煩你們了。」范東揚也不客氣，直接進房去睡覺。 

俞景浩三人在一起收拾牌具的時候，宋智霖擰著眉問道：「東揚是不是撞邪了，要不要

帶他去廟裡拜一下？」 


